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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家老屋筑有两个
燕子窝，就在厅堂的东西两面墙
上。起初，一对燕子从我家大门一
侧的框洞里飞进飞出。每次，它们
嘴里都衔着枯草茎、泥丸或树枝
条。然后栖在大厅西面栋柱上端
一凸起处，将嘴中之物粘附于木
质墙面上。不久，墙面上便“长”出
一个泥疙瘩，渐渐地，疙瘩不断向
上、向外扩展，越来越大。没几天
工夫，竟然筑成一个大鸟巢，乍一
看，就像一顶倒扣着的灰绒帽子。

燕子窝的位置恰好在饭桌的
正上方，时不时地有泥土与灰白
色的鸟粪落下来，掉在桌上，甚至
饭菜里。大哥找来一根长长的竹
竿，对准了燕子窝，要将其捣毁，
让燕子们另寻他处。父亲见状，即
刻制止。他告诉我们，燕子是益
鸟，专吃害虫，筑巢之家定属和睦
有福人家。原来如此，我们只好把
饭桌挪位。不久，我家又飞来一对
燕子，并在厅堂东面墙上筑了一
个窝。

燕子窝筑好，其中一只燕子
趴在窝内不动，应该是产蛋和孵
卵，另一只燕子则外出觅食。之
后，它们轮流孵卵，直至雏燕破壳
而出。两窝小燕子出生后，我家屋
内变得热闹起来。尤其燕子捕食
回来时，小燕子们个个伸长了脖
子，张大了嘴巴，叽叽喳喳叫个不
停。待燕子将嘴里的食物一一喂
给它们后，方才消停。那时候，我
特别喜欢听燕子的叫声。每次放
学回家，大人们还在外面干活，幽
暗的瓦屋内冷冷清清，心中徒生
几分孤寂。蓦然，窝内的小燕子一
起欢快地叫了起来，屋里顿时有
了生机，我的心情也随之豁朗
开来。

几周后，小燕子羽毛渐丰，在
巢窝边扑棱着翅膀，跃跃欲飞。可
有一天，一只试飞的雏燕“啪”的
一声掉在桌上，接着双眼紧闭，两
腿乱蹬，一副异常痛楚的模样。我
见状，无比怜悯，连忙将其托起，
小心地抚摸。幸好，它慢慢睁开了
眼睛，缓过来了。我搬来楼梯，把
它放回窝里。很快，小燕子们便可
单独飞行觅食了，个头和体形也
与其父母近似，长幼难辨了。

也不知哪一天，家中的燕子
悄然不见了。我知道，它们肯定是
南飞越冬去了。顷刻间，失落、恻
怅之感油然而生，且久久难以
消弭。

从此，每年的春夏季，我翘盼
着燕子的到来，它们也总是不约
而至，在我家筑巢繁育后代，一年
又一年，生生不息。每当见到它
们，我都喜不自禁，如同重逢久违
了的亲友。

后来，我们兄妹在外成家立
业，父亲一过世，母亲也进了城。
从此老屋闲置，燕子落家他处，就
只剩下两只空巢了。

住在城里，当然难觅燕子的
踪影，更谈不上在家筑巢了。不
过，我城里的家对着公园，鸟鸣声
倒时常不绝于耳。有一天半夜，我
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吵醒。
打开灯光，原来是穿空调管线的
墙洞里有动静。走近一看，一只麻
雀嘴里叼着一束干茅草，正探头
探脑。哦！我明白了，它是在洞里
筑巢，里面已有一堆茅草了。我赶
紧熄灯，蹑手蹑脚回床睡觉，任由
它去倒腾。

没几天，鸟巢筑好，麻雀产下
4枚蛋。经过孵化，小鸟出壳，待能
飞时，就在我房里的书桌边、窗台
上跳上跳下，随性而自由，丝毫不
避讳。有时，我盯着麻雀看，它也
歪着头看我，像在与我交流。看
来，它们一定明白我的友好。

近三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
几乎成了一“宅”男，哪儿也没去。今年

“五一”前夕，妻子调侃说：“我们这对
空巢老人（孩子在外读书）还是出去走
走吧。”“到哪儿去呢？”脑子里突然蹦
出“海花沟”。其实我对德昌县海花沟
很陌生，近年难得的几次朋友小聚，好
友赵思俭几次提起。我对他颇有好感，
不因他是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更不因
他是我老家——巴中总商会会长，而
是他的人品和眼光。

赵总都很认同的，我打心里便接
受了，于是便邀约刚好在四川调研的
北京拓维智库研究院院长王毅和他
的助理邢煜芝博士一同前往。5月 2
日，我们便出发了。一路同载阳光，公
路两旁深深浅浅的绿意流淌，空气是
清新的，阳光是和煦的，让人从心尖
汗毛都是暖洋洋的，整个人都是舒爽
熨帖的。

海花沟名符其实，既有成片、成规
模的花园、花圃、花山，也有散落在山
间、沟旁、路边的野花、无名花，满山满
沟都是花，所到之处，目光所及，真是

“海”的花，花的“海”。
我们的第一站是海花沟大地公园

玫瑰谷2号基地，到达时，这里已是游
人如织，几十亩玫瑰花竞相盛开，有浪
漫的红玫瑰、神秘的黑玫瑰、温馨的白
玫瑰……缤纷花朵“描绘”出一幅绚丽
斑斓的画卷，怒放的玫瑰让人目不
暇接。

从手指般大小的钻石玫瑰，到花
茎20厘米的状元红玫瑰，都能在这里
一睹其芳容。妻子在园子里来回穿梭，
她深情地对我说：“整个身体沉浸在玫
瑰浓浓的香味中，感觉自己好像玫瑰
仙子了。”我说：“古人早就有感受了，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红玫瑰》：‘非关月
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谍通。接叶连枝
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燕
支格，雨露何私造化功。别有国香收不
得，诗人熏入水沉中。’”妻子连连点
头：“对，就这感觉。”

邢博士是个爱花之人，她在花海
之中徜徉，拍了不少照片，她连连感
叹：“这里的玫瑰不仅漂亮，其香味也
无与伦比，加上大片大片的连着盛开，
在里面转上一圈都觉得身上沾满了花
的香气，沁人心脾。”

整个园子，有嗅花的，有拍照
的；有漫步的，有狂奔的；有低吟浅
唱的，有引吭高歌的；有萌的，有狂
的……“快来看啊，这里的玫瑰花真

美真香，之前就听说这里的玫瑰花
很美，这一趟果然没白来。”来自西
安的张女士一家自驾来此，眼前的
玫瑰花海让他们赞不绝口。一位黑
龙江的游客告诉我：“太过瘾了！视
觉效果很震撼，特别漂亮，香味也很
好闻。”一拨人陶醉得还未清醒，又
一拨游客已接踵而至，我们不得不
离开，赶往向日葵园。

向日葵向阳而开，灿烂无比，片片
柔嫩的花朵向四周延伸，在太阳的照
耀下熠熠生辉。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
和金色的向日葵花海搭配起来，格外
令人赏心悦目。邢博士问：“哪种花最
能体现夏天的色彩？”王院长抢答道：

“那一定是向日葵”。陪同的开元集团
副总李涛接过话：“荷花色彩也不错”，
他自豪地说：“我们打造了10多个花
园，有仙人掌园、桃花园、李花园、杏花
园……一年四季各有颜色。”

令人最震撼的当数姑姑山上的
“万亩杜鹃花”，遗憾的是，由于凉山州
接连两次大火，全州封山，我们只好来
到螺髻山下远观。李总多次表示抱歉，
大伙儿都伸长脖子驻足遥望，李总像
是弥补什么似的说道：“这里的杜鹃花
不仅规模令人震撼，花的体态风姿也
是多种多样：有的枝叶扶疏，有的枝干
遒劲；有的郁郁葱葱，俊秀挺拔；有的
曲若虬龙，苍劲古雅。花色更是五光十
色，多姿多彩，殷红似火金光灿灿晶蓝
如宝，或带斑带点，或带条带刺……”
讲得大家如痴如醉。

海花沟最多见的是三角梅，热烈
奔放。一路上到处都是，走近一看，娇
媚的三角梅一簇簇憩在软软的枝条
上，那一朵朵鲜红的花像小姑娘穿上
红艳的裙子在摆动着柔美的腰肢。

妻子喜欢种花，我家的阳台就种
有三角梅，她以“专家”似的口吻说：

“三角梅是由三片苞叶组成的，苞片柔
如彩绢。那些花朵零零星星地散落在
苞叶里，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没等妻子说完，邢博士也抒起情
来：“三角梅是一种平易近人的花，她
不经意、不夸张、不掩饰自己的容颜和
品性，在芸芸众生的大自然里充满着
勃勃生机，舒展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矢
志不渝、坚如磐石的品质。”

的确，三角梅倔强不受束缚，有旺
盛的生命力，有敢向天空争自由、向大
地要生存、向四周求发展的精神。

人间四月芳菲尽，满园尽是鲜花
开。在海花沟无论是驱车疾驶，还是驻

足参观，看到最多的还是广袤田野上
盛开着万紫千红的花，一丛丛，一簇
簇，一朵朵，漫山遍野的黄橙红白青蓝
紫随风摇曳，朵朵美丽的花儿，都在金
色的阳光中点头含笑，好像在迎接我
们的到来。

据介绍，在海花沟口，百年以上的
参天大树有100多棵。百闻不如一见，
一见大吃一惊。我曾走过不少地方，见
过不少大树，如此壮观的古树群还是
少见，棵棵挺拔高大，粗壮笔直，几十
米的身高，成百上千年的树龄，沉稳庄
重，气宇轩昂，那气质、那风范，令人肃
然起敬。

“不思登大雅，惟愿送温馨”的大
黄桷树。在小高镇的海花村与山的缓
坡上，住着10多户人家，有一棵森林
巨人——黄桷古树，树心的一部分已
经空了，碧绿的青苔细密地覆盖着树
皮，为它披上庄严的“王服”。遒劲的树
身巍峨挺拔，筋骨凸显，枝柯交错，浓
绿如云，给整个山寨添描上一层神秘
深幽、如梦如幻的色彩。

李总说：“这棵黄桷树龄有上千年
的历史，树高几十米，胸围十多米，成
年人要13人才能拉手围住……”

遮天蔽日的树冠，洒下一片清凉，
斑驳的树影下，人们在此搭建七八个
摊位，卖着四季豆、枇杷……还有一辆
载满农资的大货车停在树下，五六个
汉子正在下货；躺椅上几位老者或躺
或坐，其中一年龄大的眼睛微阖，姿态
自在，脸上浮出悠闲安逸的微笑。

我走过去，大声问一位坐在躺椅
上的老人：“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老人道：“快100岁了”，接着他摇
摇手：“别这么大声，我能听到，别把几
位老哥子吵醒了。”老人把我给逗
笑了。

“叶长千年茂，根扎大地深”的核
桃王。沿着蜿蜒曲折山路行驶七八分
钟就来到第二棵大树所在的位置。车
上李总介绍：“相传这棵树是1800年
前彝人支格阿尔的60代孙亲手种下
的，人称核桃王……”

树干皮色粗糙而深沉，恢弘而古
老，像画家笔下凝重苍劲的色彩，形
状奇特，气势雄伟，虽有1000多年历
史，但是树体仍生长健壮，树冠庞大，
枝繁叶茂，至今还每年收获核桃3000
余斤，个个皮薄个大，果仁饱满。

王院长感叹道：“历经上千年风雨
沧桑，核桃王仍以苍劲挺拔的雄姿，给
人一种深邃悠远、酣畅淋漓的美感。”

我玩味余秋雨先生对古树的一段
描写“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
月的皱纹，光看这枝干，好像早就枯
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历史
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
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
生命。”说得多么透彻、明了。

“树之于人，功莫大焉”的酸枣树。
看完核桃王，我们沿公路蛇行而上去
看酸枣树。

酸枣树是一种常见的灌木，属李
科植物，很难成树。酸枣树，喜光、耐
旱、耐寒、怕涝，多生于山崖石缝和向
阳山坡上。我老家山坡上就有不少酸
枣树，树都不大，树枝上长着尖尖的
刺，我们叫圪针，很锋利的，不小心碰
一下，就会让人鲜血直流。

环山而行的主路，虽不宽阔，却也

还平整，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远远的，
就看见这棵参天大树，有数十丈高，树
冠也很大，像是紧张的战士屹立在悬
崖峭壁间。

从小山冈向下俯视，只见酸枣树
生长在形如卧虎的观音巨石上，根似
瀑布飞流直下扎入大山深处，树干粗
壮挺拔，虬枝凌空，展臂摩云，枝叶如
松似柏，好似山脚下撑起绿阴大伞，上
面有几十只鸟雀飞跃、歌唱。

我突发奇问：“酸枣树酸不酸？”
邢博士说：“古树不像人，它从不

炫耀自身的粗壮、高大，而将自己凝敛
厚重、朴实无华和脚踏实地的风韵展
现给世人，肯定不酸。”

王院长说：“它以其历经的沧桑和
厚重的历史承载了人类从愚昧走向文
明的整个进程，心还是酸。”

邢博士反驳说：“人类之于古树不过
是匆匆过客而已。朝代更迭，树是人非。
树千年葳蕤，万年长青，树不会心酸。”

……
王院长、邢博士你一言，我一语，

谈论得兴趣盎然。
看完酸枣树，我们打道回府。海花

沟古老又茂盛的古树风采，留给我们
一行人几多诗意遐思。

两天的旅游，最大的感受是自然、
自然，纯天生天养。海花沟镶嵌在德
昌“三山四水”（三山指螺髻山、姑姑
山、长梁子，四水指马尿河、茨达河、
锦川河和雅砻江支流）之中，整个沟
巨型台地结构，一阶台地是宽展的河
滩平原；二阶台地是村落人居、农田
与山林相依；三阶台地逐渐向原始森
林过渡……

李总介绍说：“大自然的神奇造
化，让每一阶台都相互看顾，又风景殊
异。海花沟沟口海拔1300米，沟内植
被覆盖率达 95%，螺髻山最高海拔
4359米……”

螺髻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因
主峰直插云霄，形似少女头上青螺状
之发髻而得其名。

“夹岸新枝绿，潭边乱石闲；循声
向绝顶，叠瀑落空山。”带着“向往”我
们沿沟而上，经火烧桥、杉木村、海花
村，走到水泥路的尽头，来到马尿河的
源头。

一下车，就听到匍然之声，循声望
去，只见一股清泉从高高的山谷流下，
一路跌跌撞撞，时不时激起一些浪花，
在二坪子处形成一小潭，潭周边横七
竖八布满大小不一的山石，千奇百怪，
光滑洁净莹白，真是奇山生奇石，奇石
俏百态。

妻子和邢博士一下车就脱离队
伍，跑到我们前面，早早到了潭边戏起
水来。只见她俩高兴得像小娃娃似的，
从这块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不时用
手轻轻撩水，时不时双手捧着一捧似
喝未喝，憨态萌萌，还自觉不自觉地摆
出各种动作，不停地拿出手机自拍互
拍……看着她们那陶醉样我不觉好
笑。王院长忍俊不禁：“女人就是女
人。”我接过话：“喜欢水是她们的本
性。”“难怪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
李总伸过头来，我和王院长抿嘴一笑，
快步跟上李总。

来到潭边，溪水叮咚，清澈见底，
像蒸馏水一样清亮，远看一片绿，近
掬一捧白。水中裸露的河滩石，全像
人工洗过一般。你或随地而坐，或躺
在洁净如洗的河石上，双手枕在脑
后，眼睛再一次映照着蔚蓝的天空、
游移的云朵……

此行让人满意的除了地理环境天
然原始外，还游得舒适，吃得生态。海
花沟由姑姑山森林公园、长梁子文化
遗址公园、螺髻山溪谷公园、海花沟大
地公园共同构成。马尿河沿大地公园
蜿蜒流过，时而舒缓，时而高歌猛进，
时而清流萦回，一路扑跌，叠成10多
个大小不一的潭，一潭一潭，一潭一
奇，潭潭之间，水流或缓或急，或飞流
成白练，或湍成绿绸，四周的景物倒映
在月镜般的潭中，潭潭都是一幅绝美
的风景画。王院长别出心裁，另辟新
路，干脆跳下河滩，踩着大大小小的卵
石，高一脚低一脚的前进，活像个孩子
在做“跳房子”游戏，而且“跳”得熟练
而精确，不时获得大家声声喝彩。随景
而变，随便选几点，都会把你迷得“哎
呀”不停地赞叹，真是一步一景 ，一景
一步，景景撩人，但游玩中大家记忆最
深的还是桑园的采摘。

公园里有10多个采摘体验区，我
们去的时候正是樱桃、桑葚挂果时节，
田边沟旁路边到处都是桑树，高高低
低的桑树上挂满了桑葚。妻子和邢博
士兴奋不已，随行的伍美女早为我们
准备了装桑葚用的盒子、袋子，并亲自
为我们做了采摘演示：“握住桑葚的底
部，用大拇指轻轻一摁，听到轻微的一
声脆响，OK……”她的话音未落，大伙
已开始采摘。

边吃边摘，吃吃摘摘，大伙嬉闹两
个多小时后，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结束采摘，我们经园内长廊、步
道，来到观景台喝茶聊天。伍美女把刚
摘的桑葚放在玻璃杯中，再捣腾些许
桑叶，给每人泡上桑葚茶。嗅着刚制成
的茗品，看着淡紫飘绿的桑葚茶，给人
一种爽心悦目之感。

谈起桑葚茶的作用，李总侃侃而
谈：“桑葚性质温和、男女皆宜，具有滋
阴补血、生津润燥的功效，对糖尿病、
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功效……”

王院长喝了一小口道：“真安逸。”
我接过王院长的话：“如果能在此有一
套房子，品品茶、看看书、写点东西，那
才真舒服！”

李总似从他那大谈桑葚的功效
中惊醒地回过神来道：“我们正在思
考呢。”

于是，我们讨论起了海花沟开发
利用的问题来。我说：“自然出天姿，天
地任自然，关键在自然。”

王院长强调：“海花沟关注的问
题，是人的生命成长问题，人们在此将
开展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活，把丰富的
内涵投入到这种生活里，让每个人的
生命都得到成长，得到净化。”

“我们打算在31平方公里的广袤
自然中加入一些别致的元素，沟里加
入几条幽径，修些许供人们休憩的凉
亭，在河上搭几座有趣的小桥……”

“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认为‘当一
切事情趋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
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
错误的’。”王院长接过话。

我说：“这就是海花沟新自然主义
生活方式。”

大家懵懂片刻，很快明白过来，不
约而同喊道：“有味的海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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